
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0531)85193021 Email:wsfxqlrw@163 .com 齐鲁人文 11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方志勇

户外斑驳的山墙渐渐爬满青藤，糯米汁凝固
进了青灰砖缝里，古扬州的夏日悄然而至。

扬州的繁华落寞，皆和“盐”息息相关。因为
“盐”，扬州曾是清朝最繁华的都市，水势浩浩，迂
回曲折，风景秀丽迷人，非画士所能描述；也因

“盐”，文人墨客流连忘返，饮酒唱和，留下耳熟能
详的诗篇。

德州乡贤卢见曾，先后两任两淮盐运使。他
勤于政事，多行善政，更提倡文教，刊印经籍，将
扬州文化推向繁荣，也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痕
迹。

后来运河壅塞，盐政改革，盐商衰落，熙熙攘
攘、舳舻千里的盛况，渐渐化为历史的模糊记忆。

“革弊为民，具见循吏苦心”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今德州德城区
黄河涯镇纪庄村，一户卢姓人家喜添贵子。户主
卢道悦极为欣慰，特为婴孩取名“见曾”，谐音“见
赠”，意为上天所赠。

“卢见曾后来官位隆升，影响日广。其子卢谦
致仕后修建了占地上百亩的卢家大院，可惜民国
时毁于大火，如今已难找到卢家辉煌的痕迹。”卢
氏后人卢赞一说。

卢见曾年齿稍长，拜师同乡名儒田霖，学习
诗书声调，后辗转得山左文坛领袖王士祯指导点
拨。卢见曾颇为自豪地介绍这段求学经历：“余少
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田霖）先生，香城受之
难兄山姜，而山姜则因谢方山以转叩于渔洋（王
士祯），而得其指授。”

在诸师的悉心培育下，卢见曾学业精进迅
猛。康熙四十三年，卢见曾“年十五，补得博士弟
子员”。康熙五十年，参加乡试并中举人，可惜来
年春闱却落第归里，尔后竟一再落榜，直到康熙
六十年才中进士，留京于庶常馆学习。

庶常馆是新科庶吉士深造之所。他们在此学
习清文、翻译及汉文经、史、词、诗。待三年期满，
由教习奏请皇帝“御试”，分发任用。在馆期间，每
人每月户部发廪饩银四两五，器用什物，则到工
部支取。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庶吉士试于廷，卢
氏列一等。第二年，雍正决意整饬康熙末年日益
严重的吏治危机，以“凡进士在高等者”充任多地
县令。卢见曾被任命为洪雅知县，时年35岁。

洪雅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角，地瘠税多，百姓
贫苦，“额征钱粮，常入不敷出”。再加地方吏治松
散，以致“狱讼繁兴”，牢房常年人满为患。卢见曾
遴选到如此偏远苦寒之地，师朋好友为他扼腕叹
息。起先卢见曾念老父年逾八旬，也欲陈情归养，
以全孝道。卢道悦作书告诫他：“汝自顾才行如
何？今恩遇过分如此，而不思一效犬马之力，可谓
孝乎？且余虽老，康强如故。未遽入木也。”老父之
言响彻耳畔，如醍醐灌顶，令他茅塞顿开。他在诗
文中欣喜地写道：“退而喜，为邑虽小，可行吾政
也。”

这并非卢见曾强作欢颜的慰己之词，而是立
志有所作为的豪迈宣言。

第二年，卢见曾水陆兼程到达洪雅。上任伊
始，他很快厘清当地两大积弊：一为杂派多而烂，
不归于正途，财政“入不敷出”；二乃前任县令宽
纵怠政，扬汤止沸，以致“讼狱卷牍”积压数年，民
怨沸腾。

卢见曾对症下药，以期迅速扭转糜烂局面。
对“杂派不可数计”，他认为“杂派之害，官受一吏
受十百姓受百”。若除之不务尽，则遗留的将为害
百姓，除去的也难以取信于民，此后胥吏更可以
借未除的杂派继续侵害百姓。所以“经画一年之
费，量入为出，约之又约，曰急除之，无需此矣”。

卢见曾心忧民疾，力辟众议，终于尽除杂派，
舒缓百姓压力。接着他集中精力处理数年积压卷
牍。靠着惊人的毅力，他一步步将积案全部销清。

卢氏为政，先除旧弊再兴新利。积弊剔除后，
卢见曾着手整顿松散吏治。他倡导俭以养廉，褒
奖兢兢业业者，贬黜尸位素餐者，双向并力共举，
吏风趋于蝶变。

洪雅东南有梓潼宫，是纪念“文昌帝君”“文
曲星”张亚子的祠堂。宫南有桂香阁，经邑人重新
修整后，“规模壮丽，结构精严”。卢见曾重新加以
修葺，邀请邑士文人游览，“讲道艺、敷弦歌”，洪
雅文教旋即兴盛。卢见曾在阁外挂雅江书院牌
匾，指明此处为兴教倡学地，再为楼取名雅雨楼，
暗喻当地风土人物。

卢氏治洪雅，劳心劳力，夙兴夜寐。靠着勤能
补拙的毅力，仅一年多光景，洪雅面貌便远胜旧
时，百姓拍手称誉。时人评论说：“擘画利害处，如
指诸掌……革弊为民，具见循吏苦心。”

正在卢见曾大展拳脚之时，老父于雍正四年
正月病逝。按清朝礼制，官员无论品级高低，遇父
母之丧，皆要解职归乡丁忧守孝。卢见曾只得告
别洪雅士民，返回德州奔丧。

卢见曾虽身离洪雅，心中却始终魂牵梦萦。
他此后自号“雅雨山人”，以纪念仕途的第一站。

“亳之水患，十除八九矣”

卢见曾乡间庐墓守孝，寄托人子哀思。闲暇
时，则侍养老母，钻研地理水利。久而久之，他对
治民理政的感悟日成体系。

可不幸接踵而来。先是生母王氏经丧夫重
创，同年十一月离世。次年，嫡母程氏又病卒。

卢见曾的心绪跌落谷底，因不便对人深言，
只能将思念诉诸笔端。他追忆父亲的官德政绩以
自励：“先父为河南偃师令，无所取于民。先是，偃
师大旱三年，民多流亡，土旷废不得耕。府君轻徭
赋，劝农桑，除奸弊，数年之间，桑麻遍野，户口繁
庶。”

嫡母程氏待卢见曾极好，母子感情真挚动
人，“我幼年身体孱弱，嫡母日夜置于怀中照料。
有时我嬉戏，以致读书懈怠。若父不知则必为我
掩饰。如父觉察，就拉我至膝下，好言宽慰严父。
父亲息怒则可，若是还想惩罚我，嫡母必啜泣不
止”。

嫡母舐犊情深，可慈母宠溺，也会助长幼子
的纨绔习气。幸得生母王氏，慈爱中不乏威严，对
他读书求学影响很深，“总角读书，嫡母以父晩而
有子，爱怜甚，不令督责。先母背后严格督促，表
面宽纵不究。是以读书之业不废，而嫡母之心可
安”。王氏不解文义，便以儿子所作文章圈点改抹
多寡来评定美恶。美则赏以果饼及所嗜好之物，
恶则斥辱不少假颜色。

丁忧四年，卢见曾多在浓郁的感伤氛围中度
过。让他颇感安慰的是，乡中贤达观卢父平生，认
为应入乡贤祠，岁奉祭祀。这对他来说，既是自豪
也是鞭策。

孝满服阙，卢见曾任安徽蒙城知县，并代理
亳州事务。

上任不满三月，又调六安知州。他发现六安
乡绅豪户，多占水塘为田，普通百姓灌溉乏水，双
方诉讼历来不绝。卢见曾对各方晓以利害，力劝
垦荒还塘，“水为田母，无塘则无水，无水则无
田”。经这番整治，收效非常显著，“谤者四起，不

顾，塘至今为赖”。
雍正十二年，调亳州知州。亳州洪水常泛滥

入城。卢见曾发现洪水形成之因，在于水沟淤塞，
排水无路。他先欲疏浚梭沟引流，惜“有砂石十
里，不可开”。后听人言旧时龙凤沟，“虽淤塞形势
依然，土之淤塞十不敌砂石之一”。若疏浚通
畅，复其故道，砂石所阻之水，可由龙凤沟注
涡水，诸水自然悉治。

卢见曾遂提议开龙凤沟，乡绅耆老纷纷鼎
力支持，“不数月而龙凤沟以成”，继而诸沟
随之开通，百姓赞叹“亳之水患，十除八九
矣”。

“凡有功于湖者，不敢忘也”

雍正十三年，卢见曾擢升江宁府知府。此
时全椒人吴敬梓，移居到南京秦淮河畔“秦淮
水亭”，自称“秦淮寓客”。因购置房舍，措
办一切，又不善理财，已经囊中羞涩，时常无
米下锅，被迫“以书易米”。冬日苦寒，吴敬
梓便邀约同好，绕城步行数十里，夜夜如是，
谓之“暖足”。卢见曾爱慕人才，对吴敬梓倾
力扶助、妥善照料。此为二人相交之始。

不久，卢见曾调任颍州知府。
颍州有西湖，为历代文人钟爱。“西湖烟

水如我家”，欧阳修八次来到颍州，吟咏感
叹，并终老于此。

欧阳修守颍，曾修白龙沟，引余水注西
湖，蓄水浇田亩。明季州民盗湖作田，白龙沟
渐废，埂界难明。每至雨季，水患波及州民，
难以根治。

卢见曾召百姓，道破“盗湖”之弊，“盗
湖为田，仅湖畔数十家受益。若大水至，惟剩
平陆，田庐受损不可计数。若复湖则水有蓄
泄，可免淹没之患”。州民称善，数月内西湖
水利恢复，湖水所至为埂界。

重竣西湖时，卢氏效仿杭州西湖于湖心建
室，曰“画舫斋志”。他还决定，“凡有功于
湖者，不敢忘也”，随即重建四贤祠，祭祀曾
守颍有德声的欧阳修、晏殊、吕公著和苏轼。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卢见曾得知自
己将被提升为两淮盐运使。他一面欢欣鼓舞，
踌躇满志。回顾自己守颍前后，“汝阴西湖，
鞠为茂草久矣。予来守颍，始浚治之”，颇为
自豪得意。一面又不舍离别，临行组诗皆以
“欲别西湖去”起首，一咏三叹，步步遛留，
依依不舍。他放心不下竣沟之事，寄语后来
者：“予将教民灌溉，湖上先有水田二坵，忘
诸君尽开颍所属河沟故道，以除水患。”

“历边塞阅十有八年”

扬州居“南北冲途”，民物滋丰，人有余
力，当时名流贤士流寓者极多，“往来进谒
者，文酒流连”。卢见曾本饱读诗书，雅爱文
章，这块人文沃土让他如鱼得水。

于贫瘠之乡，卢见曾兴利除弊，祛民所
疾。于殷富膏腴之地，卢见曾接洽文人，复兴文
教。

到任不久，卢见曾就参加了当地名贤程梦星
主持的平山堂聚会。他登蜀冈，睹荒烟蔓草，见竹
亭破旧，河岸亭台稀少，黄土白沙，杂草虫鸣，遂
生重建之心。

但卢见曾绝没想到，春风得意的仕途将遭重
创，“不数月，辄以罪去，更历边塞阅十有八年”。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
翰被人弹劾。高氏生于山东胶州，善画山水人物，
书法不拘一格，文采为卢见曾所喜。卢氏任盐运
使后，举荐高氏任仪征令。

高氏曾汲汲仕途，也有仕宦经历，“举孝友端
方，以诸生贤良一等，分发安徽，历署歙县丞、绩
溪令，均有政声”。

可上任仪征后，高氏很快因书生狂直吃了大
亏，“忌者谗之，谓与某运使结党”。

这次弹劾对踌躇满志的高凤翰打击尤大，以
致他“病痹，右臂不仁，作书用左手，自号尚左生，
又号丁巳残人”。

高凤翰被劾，是卢见曾获罪的导火索。但让
他被迫离扬的真因，是上任后对盐务的厉行整
峻。

卢见曾在扬州交友唱和，但也没有妨碍勤政
公务。扬州虽富庶，但地势低洼、土薄水浅、河池
煙塞，遇大水必泛滥成灾，盐地也时常淹没。卢见
曾上书朝廷，请求减缓盐民承担的赋税钱粮，并
分别赈抚救济，盐民感恩戴德。

接着卢见曾发现盐商时常侵占盐池，盐民的
利益受损，双方为盐池所有权争执不下。卢见曾
判定“灶属商亭，粮旧灶纳”，向盐民核发文契，让
其缴纳钱粮，承认盐民的所有权。

盐商依仗雄厚财力，一贯蛮横骄纵，见卢见
曾整峻盐务，便唆使官员弹劾，“被参一十七款，
共诬赃银一千六十两”。

起初卢见曾只是被诬陷，并未去官。一年后，
乾隆将他革职，“微嫌被劾，侯勘羁扬，日以饮
酒著书为事”。

虽被革职，但卢氏人品才学为世公认。更
兼他奖掖文士，与当地文人极为融洽。在五十
岁生辰时，身在异地的友人郑板桥不忘作诗寄
赠。诗文中，郑氏谦恭表示“奉呈雅雨山人卢
老先生老宪，兼求教诲。板桥后学郑燮”。

乾隆五年五月，落魄的吴敬梓来扬州，投
奔卢见曾。可惜不久前，清廷将卢见曾遣送到
塞外戍台。卢氏听说吴敬梓作《儒林外史》，
便馈以金银资费。吴敬梓随即和郑板桥、高凤
翰等人，一道作诗送别“雅雨山人”。

高凤翰、叶芳林、张布作《雅雨山人出塞
图》，由众人题诗，再转入卢见曾手，由他题
诗于上。

郑板桥的题诗，看重出塞对卢见曾品格的
砥砺和磨练。郑氏看来，人才需千磨万击才成
巨器。淮扬犬马声色，消磨心志，只能“美酒
肥羊饱纨绔，声色埋人无出路”。塞外环境严

酷，对“磊落胸中万卷书”“文章政绩两殊
绝”的卢见曾，是促其厚积薄发的助力。

吴敬梓题诗，尊称卢见曾为“大公祖”，
自称“治晚生”，谦卑恭敬。诗文将因罪出塞
巧妙掩饰为“衔命”，对他异日归来充满期
待，“天恩三载许君还，江南三度繁花殷。繁
花殷，芳草歇，蔽芾甘棠勿剪伐”。

“吴敬梓饥寒流落，他对卢见曾的帮助铭
记在心。此时挚友遭难，他作诗送别，情感也
是发自肺腑。他送别卢见曾的诗文，是目前吴
敬梓唯一的存世手迹。”扬州职业大学王伟康
教授说。

吴敬梓把卢见曾写进了著作《儒林外史》
里。《儒林外史》第7、22、29回，均提到两淮
盐运使荀玫，其原型人物就是卢见曾。第7回
中，叙述荀玫坎坷的科考之路……22回，以荀
玫所作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
业难，守成难，知难便难”，点出他已出任两
淮盐运使……29回，通过郭、董两位衙门书办
之口，透出荀玫因弹劾而被朝廷查办。

同年八月，卢见曾至京师，九月由张家口
出塞，渡瀚海，抵杭爱山麓察汗泊。

赐环以还，再任盐运使
古之臣子，若遭流刑，当于一地待君王决

断。若君王赐以玦，则臣子只能诀别；若君王
赐以环，臣子则可还朝为官。

乾隆八年，卢见曾承恩赐环。出塞前后时
间恰好是吴敬梓预言的三载。

至于赐环之因，有言乾隆急需一名卢见曾这
样的治水能吏。亦有言清廷发现卢见曾受诬告，
将其召回听用。

第二年六月，卢见曾补滦州知州，后升永平
知府。当年洋河水位暴涨，威胁民居。卢见曾筑水
坝阻挡洪水，最终“郊庐田墓俱无恙”。经此一事，
直隶总督那苏图对他赞不绝口，谓其“人短而才
长，身小而智大”。

卢见曾后迁长芦盐运使，两年后，复调两淮
盐运使。

回到扬州不久，卢见曾立刻筹集资金修浚城
内河池沟道，“扬城遂无水患”。

扬州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作为赋税主要来
源的两淮盐运司，财力雄冠天下。卢见曾本有才
名，又礼贤下士，他的幕府很快成为文人墨客的
聚集地。

先是吴派汉学大师惠栋入幕。惠栋在幕府四
年，编校多本古籍。卢见曾为表诚意，让惠栋在自
己的署衙“闻政轩”内工作。

后来皖派经学大师戴震入幕，卢见曾目为奇
人。他挽留戴震于幕府，借阅珍惜古籍让他悉心
勘校。惠栋和戴震的学术思想，在幕府内碰撞交
流，对清代汉学发展影响深远。

卢见曾又在扬州修筑藏书楼雅雨堂，刻印经
学典籍，襄赞文教。清代学者朱彝尊穷二十年精
力编著完成《经义考》，文献价值极高。但该书的
原刻本，仅刊行其中一百六十余卷。卢见曾于朱
彝尊之孙朱稻孙手中寻得《经义考》手稿，请戴震
等人重新编纂校勘，卢见曾亲为作序并出资刊
刻。乾隆二十一年，皇帝前往曲阜拜谒孔庙，卢见
曾进呈雅雨堂版《经义考》，乾隆阅后甚喜。

北宋时，欧阳修、苏轼等大儒曾组织平山堂
聚会，一时为文坛盛事。卢见曾也广邀文人雅士，
定期相聚平山堂，交游唱和，繁荣文教。

卢见曾好行义举，颇得时人的赞誉。任长芦
盐运使期间，他在天津设施棺会，对贫而不能葬
者予以帮助。在扬州，对贫寒文士也尽力周济。

卢见曾第二次上任两淮盐运使后，故友吴敬
梓便来投奔。卢见曾见吴氏窘相，不禁愕然，“检
其橐，笔砚都无”。卢见曾将其接入幕府，延请名
医，悉心调理。但吴敬梓疏狂之性不改，依旧好饮
无度，身体每况愈下。

乾隆十九年十月下旬，吴敬梓邀数好友痛
饮。他于微醉中反复吟咏唐人张祜《纵游淮南》
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
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几日后，吴敬梓病入膏
肓，痰涌不绝，遽然离世。卢见曾闻讯不胜伤感，
应允承担所有丧葬花费，并妥善安置吴敬梓的遗
孀和家人。为尊重吴氏生前遗愿，卢见曾将其棺
木由水路运抵南京，安葬在清凉山下。

吴敬梓死后，卢见曾又资助吴氏外甥金兆
燕，将《儒林外史》刊刻成书，让其能够流布
世间。

1762年，已经年逾古稀的卢见曾卸任两淮
盐运使，告老还乡。而扬州的盛世，也随着他
的离去渐成强弩之末，不复往昔。

归乡后的卢见曾生活清闲，他修坟墓、置
祭田，恤同族，教后学，怡然自得。

但爆发于1768年的“两淮盐引案”，却将
他最终推向绝路。

■ 齐鲁名士

在盐业刺激下，清中叶的扬州走向全面繁荣。作为两淮盐运使，他襄赞文教，延聘惠栋、戴震等经学大师入幕府编校刻刻印古籍，

和郑板桥、吴敬梓等文士交游唱和，将扬州文化推向鼎盛。

卢见曾：文章循吏，亦官亦儒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第35集
中，有一个关于“两淮盐引案”的哑谜故事。和珅
给新科状元祝君豪出了道哑谜：一个用茶叶封口
的信封，其内装有些许食盐，信封之上却没有任
何文字。祝君豪才思敏捷，当即悟出谜底是“盐案
茶（查）封”。一旁的纪晓岚随即脸色大变。因为是
他用暗语的方式，将朝廷绝密泄漏给了卸任的两
淮盐运使卢见曾。

“两淮盐引案”，历史确有其事，但影视剧的
情节往往是戏说和虚构。“两淮盐引案”爆发时，
刚刚完婚的和珅才18岁。第二年他参加科举，名
落孙山，不可能参与案件的审查。

“两淮盐引案”打破了卢见曾平静的退休生
活，最终枉死狱中，结局凄惨。而从地方调入京师
不足一年、本想大有作为的纪晓岚因“泄密”姻
亲，也被流放新疆，仕途遭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73岁的两淮盐
运使卢见曾，以年老体迈为由，上疏请求告老回
乡。

离开扬州前夕，卢见曾像往常一样召集幕府
中的文人宾客，宴饮赋诗，唱和逍遥，为卢见曾仕
途划上圆满的终点。

彼时的卢见曾，志得意满，无限感慨。盐运使
的岁月里，乾隆两次游历扬州，卢见曾贴身陪伴，
多见宠幸。他还聚集幕宾，刻印文集，时称海内宗
匠。他内心的文化梦，基本上都得到实现。

退休的生活平静而闲适。乾隆后来南下路过
德州，还不忘看望这位功勋老臣，足见其分量之
重。

但几年后，“两淮盐引案”爆发，乾隆发雷霆
之怒，令军机大臣刘统勋严查此案。卢见曾久任
盐运使，成为主要嫌犯，被判斩刑，后念其功劳，
允许保留全尸。

乾隆为何如此盛怒，对曾经颇为倚重的老臣
也毫不手软？这和当时食盐的地位息息相关。自
古以来，食盐便是重要战略物资和主要商税来
源。西汉时，政府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汉宣帝
时，朝廷专门召开盐铁会议，桓宽据此作“盐铁
论”，成为后世借鉴。即使是1000多年后的清廷，
依旧实行食盐专卖、商人承包的模式。盐商从管

理盐务的衙门领取食盐引票，凭引票到产盐地购
置，每引票可购食盐四百斤。之后他们把盐运到
全国各地，按政府规定价格销售。政府再对盐商
收取比一般商品税更高的盐税。清政府每年可从
盐商处征收盐税几百万两银子。可尽管如此，盐
商利润仍比其他商人高得多。乾隆时的商贾，非
数十万两不称富，其中最富的就是盐商，尤以聚
居扬州的盐商最为豪奢。

掌管盐区专卖和监察事宜的长官是盐政，盐
运使负责征收盐商正税。盐商争先恐后、明里暗
里巴结讨好他们，生怕其心生不满取消了自己的
专卖资格。即使专卖资格保留，少发或不发盐引
票，盐商损失也是极为惊人。所以察言观色，给盐
官好处，是盐商必做的“功课”。他们往往借官员
上任、离任、生辰、娶媳嫁女、逢年过节厚礼馈送。

乾隆十年，吉庆为两淮盐政。两淮是全国最
大的盐区，供应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
南六省食盐。乾隆时，全国人口猛增，两淮盐区人
口稠密，食盐供不应求。盐商看准商机，纷纷行贿
吉庆，央求他奏请增加每年的盐引额。来者不拒
的吉庆便向乾隆奏称原定盐引无法满足民食，建

议每年提出下一年的部分盐引票，预先发给盐
商。乾隆虽然同意，但规定盐商领一张预提引票，
除交纳正式盐税，还要另交三两“预提盐引息银”。
但吉庆擅自决定“预提盐引息银”可先缴若干，余
下日后再说。这“日后”，其实就是“无后”了。

吉庆一命呜呼后，普福继任盐政。他和盐商
“通力合作”，在“预提盐引息银”上大做文章，为
盐商逃避巨额赋税。普福平时敛财成性，离任前
夕还以“盘缠匮乏”为由，敲了盐商白银六千两。
后来他又在盐商缴纳的“预提盐引息银”中，擅自
无理由支取四万两。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瘦肉”，是旧
时官吏假借税收盘剥百姓的手法。普福离任后，
慧哲贵妃的弟弟高恒接任。初上任，高恒便借口
衙门缺乏经费，在盐商领取盐引、缴纳盐税时多
收费。他还命盐商轮流负责衙门每月的柴米油盐
采办。盐商后来干脆每月备好五百两银子送到衙
门。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尤拔世担任两淮盐政。
他一到任就要盐商加倍孝敬。但总商江春等人因
乾隆南巡接待出色，受到褒奖，还赏了布政使衔，

对尤拔世不以为然，甚至连盐政“到任陋规”都不
奉送。尤拔世恼羞成怒，上奏乾隆前任高恒盐引
数额颇多，足为盐政楷模。乾隆让军机大臣傅恒
检查户部存档，却没有发现两淮盐政所上交的款
项。经彻查发现，两淮盐商二十余年应缴国库息
银一千一百万两，除迎接皇帝南巡开支四百多万
两，尤拔世上缴十九万两外，其余全部被侵吞。

乾隆大怒，经四个多月审理，历任盐政吉庆、
普福、高恒家产被查抄，吉庆已死，普福、高恒被
处死刑。

“两淮盐引案”，其实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关
系并不十分密切。他在任时，总体较为清廉，但也
收过盐商价值万两的文物古董。但乾隆盛怒之
下，他自然也难以逃脱干系。皇帝让军机大臣刘
统勋负责查封卢见曾财产。在中枢供事的纪晓
岚，是卢见曾的姻亲。他担心此事牵连自己，便以

“茶封”暗语泄漏给了卢见曾。
卢见曾接信后迅速转移财产，家中仅剩白银

数千两，衣服田产若干，但这还是引起了乾隆的
警觉。皇帝绝对不相信，久任盐运使的卢见曾，竟
会朴素到如此程度。他意识到，极有可能有人泄
密于卢氏，便再令严查，准备将卢见曾押往扬州
和盐商对质。

经过审讯，卢见曾收取古董和纪晓岚泄密水
落石出，各自受到了惩处。

卢见曾死后三年，军机大臣刘统勋上奏，褒
奖卢见曾此前的功绩，并指出案情有不实之词，
算为卢见曾平反。纪晓岚戍边数年后，也被召回
京师，继续自己的官位升迁之路。

卢见曾、纪晓岚、“两淮盐引案”，乃至那个繁
华的扬州，都在漕运衰败和铁路兴起后，一道化
作了历史的埃尘，只留下一段故事供后人评说。

·相关阅读·

乾隆年间的“两淮盐引案”，牵连甚广，让盐政积弊暴露无遗。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晚节不保，凄凉丧命狱中。

仕途春风得意的纪晓岚遭遇重挫，发配流落新疆数年。

纪晓岚：“两淮盐引案”的泄密者

位于扬州的两淮盐运使司衙门 卢见曾刊印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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